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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规矩，写评论文章必须得

有一个悬置式的题目，这个题目最好是概括性的，可以一句

话涵盖评论者的阅读发现和论述精髓。我们看五四以来中

国新文学史上那些评论大家，从茅盾到李健吾，评论文章的

标题，就是评论对象即作家作品的名字。多么省事、多么简

洁，而且把一切让位给作家作品而不是突出评论家个人。之

所以现在才说出这个发现和感受，是因为面对王跃文的长篇

新作《家山》时，我为寻找一个合适的标题而费尽苦心却终不

得。是的，面对这样一部写家乡也是写中国，写历史也是写理

想，写儿女情长也是写家国情怀，既有书卷气又突出民间性，

既讲究书面语言又大量使用方言俚语的作品，要想用一句话

涵盖它的内容、主题、意图、艺术，道出它所描绘的、叙写的环

境、场景、故事线索，真的很难。而这或许正是王跃文想要达

到的目的。《家山》是一部读起来容易而且耐读，复述出来又

很难的作品。这正是小说的功能所在。它在简洁与复杂、清

晰与混沌中呈现生活的面貌。《家山》并不构成阅读的挑战，

却强迫批评家要花很大的力气才可以尝试阐释。

在我心目中，王跃文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他已经以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证明了这一点。他

可以写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活画出看似寻常却已变异的

众生相；也可以写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那是一种漫随

流水的不变中可见波澜的生活；还可以写与自己无论从生

活的时代还是地域都相隔甚远的人物故事。只要是通过小

说可以表现的，似乎他都可以驾轻就熟。《家山》是王跃文在

以往创作总和基础上的一次再出发，他将自己蓄积已久的

创作力来了一次总爆发。在王跃文个人的创作史上，《家山》

无疑体现了他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他不离开出发的原点，

又必须要向更远的地方出征。《家山》凝聚了他多方面的创

作追求，呈现为一种复杂多重的面貌。

何为“家山”？小说的第二十三节，陈劭夫在写给父母的

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喜闻父母及家中顺吉，家乡瑞雪，河山

安宁。”由此也就知道，“家”“山”，可以视为一种理想：家庭

和家乡人顺遂吉祥，家乡山水安泰无恙。这是一个看似简单

的理想，但要变成为现实却真的很难。《家山》就面对着这样

的难题。在一个烽火连天、动荡不定的时代，一群人为了一

种共同信守的理想而坚韧地生活着，守望相助中又有通融

理解，从而凝结成一种信念，将理想之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

之中，始终不让它泯灭。王跃文一定要这么写，把不可能变

成可能，让看似虚幻的说辞变成坚硬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世

界里，这一切都得到了真实的呈现、真切的表达。

小说里的家乡叫沙湾，看不出有任何隐喻，这也印证了

“家山”的确是王跃文提升出来的一种对家乡的定义，以证明

它在人心中的分量。沙湾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是湖湘之地的

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几乎是个“一姓村”，因为除了一户姓

朱外，其余的全部为陈姓。与它相邻的村落叫舒家坪，是沙湾

人往来县城必经之地，互相交往走动自然也就十分频繁。

小说正是从这样的秩序中进入的。开头的故事像是流

行小说里的故事开端，沙湾村民和舒家坪的村民展开了一

场你死我活的械斗，直至出了人命。而这条人命还发生在甥

舅亲缘之间，舅舅四跛子在万般无奈下将杀红了眼的外甥

舒德志给“剁了”。他们本是将沙湾与舒家坪的亲缘提升为

血亲一家人，却因为“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的

疯狂理念，导致无法挽回的痛心疾首。然而无谓打杀的由来

更显荒谬，只是因为沙湾独姓朱的男人朱达望一句酒后疯

话，惹得舒家坪人同陈姓家族大开杀戒。这个开头故事，让

小说陡然有了戏剧性。误会、凶杀、创伤、悔痛。

之后的故事围绕着如何化解这场不可化解的矛盾展

开。然而，作家为读者展开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幅

千里江山图，而并非是一个械斗故事的连环画。陈家四跛子

杀死自己的亲外甥舒德志，让本来的姐弟情变成了不共戴

天的仇人。这个死结直到小说的第十七节才完全了结。四跛

子将自己的次子送给姐姐当儿子作为补偿，无论是沙湾还

是舒家坪的村民，都希望两家能从此化解仇恨，姐弟和好如

初。一波三折之后，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两个村的村民又

可以从容往来，一片祥和。为了实现和好，沙湾村的佑德公

早已暗中去了舒家坪尽显和好态度。“骨肉就是骨肉，哪里

打得散”，这几乎是两村人的共识。一切似乎显得非常合理。

《家山》的主题就在这打打杀杀中逐渐显影。

王跃文要写出一种大家都愿意恪守的道德，都愿意共

同维护的秩序，一种斩不断的文化之根。所有这一切都可以

归结为：出于善而得到和。和善之美映照着整个国家和民

族，才使得生生不息成为可能，才使得艰辛之中仍然不缺少

美好，纷乱之中依旧保持着公序良俗。

村斗这种“拧巴”的故事或突发事件，却非要写出完全

反向的主题，但这只是小说故事的“引子”，更“拧巴”的是整

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这是一个乱世，国家、民族处于危

难之中，好男儿大都奔赴战场，一群老幼男女生活在传统的

乡村里，坚守着一种共同追求的秩序。他们跟外面的世界有

脱离不开的关系，同时又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样貌。这是

一种更大的冲突，也是一种更艰难的坚守。小说其实集中于

一个家族即沙湾的陈姓，聚集于父子两个人物，即佑德公和

他的儿子陈劭夫。佑德公是传统公德的化身，也是智慧的集

成，还是权威的象征。沙湾的大小事宜，外事内务，全都由佑

德公来处理，一切规章，都由他来解释、“修订”，一切纷争，

均由他来摆平。这种角色的存在，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生活中

是一种常态，《家山》更显集中与权威。佑德公发挥着《红楼

梦》里贾母式的作用，又更显通达和聪明。他的儿子劭夫总

是为沙湾吹来一股新风。这个为国打仗的青年男子，有理

想、有抱负，同时又守孝道、爱家乡，妻子儿子一应俱全也都

留在家乡。书来信往，问的是家事，叙的是亲情，传递的是乡

情。他的回乡有如清风一缕，让沙湾生气顿生。小说写他第一

次回乡时的情景：“劭夫的马毛色油光水亮，马蹄踩在石板路

上叭嗒叭嗒响。他把大盖帽子取下来，招呼正在薅田的乡亭

叔侄，都讲班辈规矩。碰着几年不见的，个子长高的伢儿，劭

夫就问：‘你是哪个屋里的？’见着班辈高的伢儿，哪怕四五岁

的，劭夫也要躬身招呼：‘儿儿叔，我还没见过你呢。’”风度翩

然，道德几近于完美。劭夫更是将现代新风带入到沙湾的新

生力量。他对佑德公讲述时事新变，还启蒙了妹妹贞一走上

读书、参军、征战的人生新路。劭夫劝佑德公的话也很简洁：

“村上的人好，祖德祖风光大。整个国家要好，光是这个靠不

住的。说到底，国家制度要好。”劭夫始终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既孝敬父母、热爱家庭、关心家乡，又能够以顺应时势的姿

态，引导一众亲友走上既保持传统秩序，又渐行时代新风。

这是一种让理想照进历史的叙事。王跃文理想化地设

置和处理人物与人物关系。他努力通过合情合理的故事，让

这一切成为妥帖自然的情境。陈劭夫、朱克文这些在沙湾成

长起来的青年，不但没有在种姓氏族问题上产生隔阂，更在

家国大义上显示出共同的抉择和担当。为了摒弃旧的风俗，

小说专门写了妇女缠足、放足的过程。无论是县府发布的公

告，还是沙湾男女老少达成的共识，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符

号化风俗被终结。为了体现未来发展，小说专门写了发展水

利和兴办教育两件大事。陈扬卿和齐峰义务兴办乡村小学，

可谓功德无量。陈扬卿为全县水利竭尽全力，四处游说奔

波，寻求县长的支持，也得到其父亲逸公老儿的肯定。兴修

水利的动因之一，也是要传承“禹帝之德”，是一种追求高尚

的举动。《家山》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尽显人人恪守美德的

风范。在处理陈舒两族争斗、陈朱二姓纷争时，已经展现了

所有人为了达成和谐而做出的宽容大度、隐忍克制。在处理

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上，一样以美为底色，以善为本色。女

性人物无论是姊妹、姑嫂、妻妾、妯娌之间，都以和善为前

提，以融洽为目标。读来仿佛有理想国的味道。

但重要的也必须指出的是，《家山》真正的道德之美都

建立在对时代背景的铺垫之上。战争的烽火通过陈劭夫等

人的行为和书信，可以让人时时感知到。小说展现的是无论

前方后方，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否识文断字，所有的人都

有一种守护家园的意识，一种保家卫国的尊荣感。在此背景

下展开的乡间故事，因此就带上了历史的尘埃，成为理解和

认识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之美、道德之美在残酷的现实

面前也许有其虚幻和脆弱的一面，但正因此它们才有守护

的必要，才显示出坚守中的坚韧。

前面所述，都是关于《家山》的价值追求。《家山》在艺术

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书卷气与民间味道的结合，是书面语言

同方言俚语的糅合。在我的观察里，近年来，尤其是进入2022

年，在丰盛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作家们必须尽显其能，尤

其要突出自己作品的标识。让这些标识成为个性，成为展现

独特性的理由。大家却不约而同地又跑到了同一个轨道，这

就是：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风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

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作家们不是以

外来者的姿态，观赏式、好奇式地写出某种奇观和见闻，而是

以故乡的理由强调自己所写的一切如何不可替代、不可模仿、

不可复制。无论是介绍民情风俗，还是描写风景器物，“北方”

“南方”这些模糊概念已经不足以体现作者的表达，而一定要具

体到一座城市，某个县、乡甚至某个自然村落才算到位。过去两

三年，迟子建、刘震云、胡学文、罗伟章、林白、乔叶、邵丽等，都

在他们的长篇新作里，将故事的发生地标识为故乡，突出表达

带着乡愁的“故乡感”，小说也成了作家向故乡致敬的行动。

《家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王跃文把方言直接

带入到叙述语言中，而不止体现在人物对话时。无论读者是

否直接理解语言的含义，作家都从不做任何“旁白”式的注

解，而是通过反复使用让读者去领悟和感知。这样的句式布

满全篇，俯拾皆是。比如“长大抬阿娘抬不到”一句里，“抬”

是娶，“阿娘”是媳妇。其他如“乡亭叔侄”近似于父老乡亲，

“易不易得回来”相当于能不能回来。在特别的乡音里又有

某种古风，这些语言因此并不是以土得掉渣来显示民俗，反

而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这也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家山》

里，当劭夫的家信被家人展读，县府发布禁止强迫妇女缠

足、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的公告，学校的读书声响起时，一种

文白相夹杂的书面语言扑面而来，与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

形成对比和呼应，产生出某种特殊效果。语言的独特使用还

强化着人物性格。如四跛子被姐姐喜英当面咒骂时，当桃香

虽一字不识却大量使用民间四六句到衙门里痛快陈述时，乡

间女性的个性因此得到充分彰显。似乎是任何其他表现方式

都不能比拟的。

《家山》是王跃文精心制作的一道大餐，有地方性但绝

非是“地方小吃”，突出民间色彩但不以“土气”为美，执着于

传统文化之美，但同样散布着现代性。从时代背景的铺垫到

传奇故事的点化，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矛盾冲突的波澜，处

处可见其用心之精细。连人物名字都为价值理念的表达发

挥着烘托作用。佑德公、福太婆、逸公老儿、美坨、德志、德

全、齐峰、扬卿、克文、克武……不一而足，都营造着某种特

别的氛围。月桂出家，修根是道士，佑德公又是儒家文化的

民间象征。这些描

写透露出作者的创

作抱负，即在一部

作品中呈现和容纳

尽可能多的内涵。

就此而言，《家山》

无疑是一部值得深

入剖析的作品，对

于理解和分析当下

长篇小说创作的趋

势具有典型意义。

关于王跃文关于王跃文《《家山家山》》的读解的读解
□□阎晶明阎晶明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王跃文长篇小说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家山》：》：
“家山”，就是家乡，就是故乡。我的长篇小

说《家山》中的“家山”，就是我的家乡湖南省溆

浦县。故事起止时间1927年到1949年。故事发

生地是我虚构的一个叫沙湾的中国南方乡村，

其地理环境、村落形势、风俗物候、社会结构、

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大多依着我出生地

漫水的样子描摹虚构。小说里的万溪江可以看

作溆水，齐天界、豹子岭则是雪峰山区常见的

景致。

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是因为20多年前我

翻阅王氏族谱。族谱有载：1949年3月5日，与我

溆浦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被土匪张玉琳聚众抢

劫，三万多支枪械流落民间，山头大王据寨称

雄，邻近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我们村一批热血

青年组建保乡护民自卫武装，村民们纷纷捐钱

捐谷，筹集枪支弹药。这支自卫队后来加入了

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

为解放溆浦立下功勋。族上参加“湘西纵队”的

人，按辈分都是我的祖父辈、伯父辈，他们在我

小时的记忆里都是口咬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

民。当我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却

皆已不在人世。我心里不安，我有责任把他们

的故事写下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我全部

的乡土记忆，包括我的乡村历史记忆、家族血

缘记忆、自然人文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我开

始着手收集研究那个年代中国各地乡村的多

种史料，包括政治经济史、土地租赋史、革命斗

争史，又联想自小听奶奶、父母及村上老人讲

过的许多旧事，小说的格局就更加开阔了。我

想写出一部具有史诗性、史志性的小说，不仅

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上的故

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能够反映

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整整一个时代的人间故事。

这部小说的聚焦点是沙湾乡民的烟火日

常，静水流深。我并不简单依据历史学、政治

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去图解生活和历史，一切回到

真实的细节。传统的乡村生活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哲学

的人间样本，人们日常起居、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年节往来，都

应时应年应景。然而百年中国的历史大事件，腥风血雨，惊涛骇

浪，却都有沙湾人的参与，也都给沙湾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我

秉执史笔为文，在大的历史事件上，在生活细节上，尽量还原历

史与生活的真实。比如，小说里的婚礼和葬礼皆严格依据生活原

生态描写，但又依据人物性格及小说情节需要进行文学化处理，

读者也许能从这样的描写里体悟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智

慧和生命哲学。逸公老儿去世，我从老人回光返照、老人落气时

喉头轻轻的响动、亲人们举哀报丧、佛事道场、乡亲们的吊唁，直

写到老人灵棺抬上祖茔青松界。一场葬礼，写出了中国人庄严的

生死观、血肉相连的亲人情感、乡亲眼里的盖棺论定、葬礼在乡

间的教化作用，等等。然而，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

代淘洗中，沙湾子弟们或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或忍辱负重、坚韧

不屈，表现出应有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和民族血性。我有意避

免了过于戏剧化的情节描写，依从于那方山水的生活自然逻辑，

尽量在白描中写出生活的宁静与艰难、清晰与复杂、细小与宏

大。“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小说中的佑德公、逸公老儿、修

根一代是旧传统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而劭夫、齐峰、扬卿、瑞萍、

贞一则是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历史和时代都在故事的讲

述中自然演进。

我在语言的使用上，人物语言尽量做到各人有各人的声口，

真实地依据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物身份、不同情节需要，采用

不同语体色彩的语言；官文、布告、书函、标语，皆不离当时的历

史真实；而叙述语言则尽量白描、及物，多选用名词和动词，看似

简素，却在整体的意境中出神出采。我有意大量采用乡村方言，

还原那方水土乡民的说话方式。老百姓因为经验世界和知识世

界的限定性，通常喜欢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描述眼前的世界；又

因为老百姓的词汇局限于其生活空间，他们说话天然地会借助

兴比赋的手法，反而让民间语言变得生动、形象、朴拙，元气充

沛，天然生发出文学性。比如，桃香教儿媳妇煮饭时烧火，说：“为

人莫做亏心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短短几

句话，兴比赋手法全用上了，生活常识和人生哲学也蕴含其间。

小说里的某些方言其实就是古语在民间的存留。中华文明万古

赓续、生生不息，同汉字主体上是表意文字有关的。表意文字的

字义古今基本不变，只是读音因时因地有差异。方言俚语的艺术

化处理，不但是小说传情达意的需要，也能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

力，由此具有了现代性。

乡村中国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这是由乡村广袤的土地、众

多的人口和几千年的文化根脉决定的。写好了中国乡村就写好了

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的写作笔法，客观上就是作家的人间态

度。我想以质朴方式表现那一个时代中国乡土的真实生活，但这

还不够，我更想通过这舒缓细致的乡村生活图卷，呈现中国传统

文化之美、民族根性之美、文化进步之美。我笔下的《家山》既是真

实的、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诗意的。写作《家山》是我对我脚下这

一方厚土，生活在这一方厚土上的人民，这一方厚土上所传承的

文化历史传统、它的日新月异的进步献上的最深沉、最炽热的爱。

在一个烽火连天在一个烽火连天、、动荡不定动荡不定
的时代的时代，，一群人为了一种共同信一群人为了一种共同信
守的理想而坚韧地生活着守的理想而坚韧地生活着，，守望守望
相助中又有通融理解相助中又有通融理解，，从而凝结从而凝结
成一种信念成一种信念，，将理想之花植根于将理想之花植根于
现实的土壤之中现实的土壤之中，，始终不让它泯始终不让它泯
灭灭。。王跃文让看似虚幻的说辞变王跃文让看似虚幻的说辞变
成坚硬的现实成坚硬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世界在他的小说世界
里里，，这一切都得到了真实的呈这一切都得到了真实的呈
现现、、真切的表达真切的表达。。

”

“

（上接第1版）
哈桑·拉贝希表示，今年恰逢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一宝

贵的倡议旨在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促进和平、繁

荣与合作。文学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信

“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启动将以一

系列丰富多彩而优秀的翻译作品，加强各国人

民之间的了解，带来丰硕的合作成果和国际凝

聚力。阿尔及利亚将继续信任、鼓励并对此提供

相应的支持。作为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

主宾国，阿尔及利亚也将积极推动阿中合作，将

更多的书籍和作品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更

多地了解阿尔及利亚的文学和文化。

在常勃看来，“扬帆计划”以“译、介、传、

播”为核心打造“走出去”整体机制，甄选海外

译者，精选海外出版社，遴选海外书展平台，搭

建海外社交媒体传播矩阵，全面构建中国文学

融媒体国际推介渠道。持续推动“扬帆计划”入

选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出版、宣传与传播，非常

及时而必要。中国出版集团将筹划实施好中国

文学对外译介，推动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

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中

国文学图书更好地“走出去”，同时将与各家发

起单位通力合作，重点搭建并统筹“扬帆计划”

入选作品的译介推广平台，共同推动中国文学

作品无远弗届、英华日新。

欧玉荻谈到，书籍可以远渡重洋，成为文

化间对话的重要媒介。由此，在法国可以读到

中国的书籍，而在中国也可以读到来自法国的

书籍。长久以来，法国鲜有中文译者能够翻译

中国文学巨匠的文学作品，但是，今天在法国

学习和说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这给我们带来了

新的可能性。希望中法加强交流，为促进两国

在图书出版界的合作不断作出新贡献。

林丽颖介绍说，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一，中图公司发挥海外资

源优势，对已出版的17部作品面向海外进行

了广泛推介，现已达成了5部作品海外版权输

出合作，涉及英语、法语、韩语等6个语种。另

有10部作品已得到海外出版社的积极反馈，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续，中图公司将进一步

发挥多年深耕海外积累的渠道优势、国际朋友

圈资源和海外推广的专业经验，集合海外千家

出版社、百位汉学家做好作品多语种版权代理

工作，充分发挥全球各大国际书展特别是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平台作用，举办相关活动，

助力译介作品走入海外图书馆、书店、文化机

构等，并建立工作专班机制，做深做实“扬帆计

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

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离不开海外

出版社、翻译家、汉学家的倾情参与和奉献。活

动现场，国际出版商协会前主席、英国布鲁姆

斯伯里出版社原社长理查德·查金，土耳其汉

学家吉来，西班牙汉学家夏海明，墨西哥汉学

家莉亚娜分别发言，表达了对“扬帆计划·中国

文学海外译介”的祝福和期待。

在作品推介会环节，《燕食记》《北流》《不

老》《五湖四海》《亲爱的蜂蜜》《大医》《戴花》

《入魂枪》《宝水》《家山》《烟霞里》《月下》《凉州

十八拍》《金枝（全本）》《神圣婚姻》《雪山大地》

《金墟》等9家出版社出版的17部“扬帆计划·

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推介作品逐一亮相推介短

片。《凉州十八拍》作者叶舟、《家山》作者王跃

文、《宝水》作者乔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

编辑韩敬群、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等

作家和国内出版社代表分别发言。

参加活动的还有林白、徐坤、魏微、笛安、

石一枫等“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推介

作品作家代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代表，海外汉学家代表，相关出版社

的图书编辑、版权经理等一线从业人员及国际

出版行业代表等。

本报讯 2月20日，鲁迅文学院全国税务系

统首届文学创作培训班在京举行开学典礼。鲁迅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税务出版社社长朱

承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中心副主任肖军、中

国税务出版社副社长马连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周长超出席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副

院长李东华主持。

徐可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我国税务系统文

学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

良好态势正在形成，文学的新生活力不断积累和

涌动，作家队伍建设取得可喜成果，税务文学的前

景令人期待。本期鲁迅文学院全国税务系统首届

文学创作培训班的举办，旨在加强税务系统文学

人才培养、促进税务文学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希

望各位学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凝心聚魂、指

导创作，坚持人民立场，树立精品意识，以饱满的热

情和深挚的情感书写，为繁荣税务文学、促进发展

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朱承斌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培训班力求打造

成一次示范班，为今后开展更多培训提供成功经

验，为税务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稿源。希望各位学员

在培训期间能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培训的重

要意义；坚持学以致用，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培训

中；虚心学习求教，严守纪律，树立良好形象。

开学典礼上，林喜乐和杨春作为学员代表先

后发言。大家从写作实践出发分享了各自在文学

之路上的经验和感悟，表达了参加本次培训班的

喜悦和期待。大家表示，税收的改革发展和税务人

的思索开拓为税务文学提供了丰沛的创作资源，

税务文学如何突破局限，最大化地关注人性，惠及

享受税收成果的芸芸众生，对发展税务文学具有

重要意义。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圆满完成培训任

务，以更饱满的姿态投入今后的创作中，为新时代

文学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据悉，本期培训班的18位学员，由国家税务

总局税收宣传中心和中国税务出版社推荐、鲁迅

文学院审定，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批准后

录取，是税务系统中具有相当创作潜质与发展前

景的群体。 （刘鹏波）

鲁院举办全国税务系统首届文学创作培训班


